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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明代嘉靖隆庆时期的魏良
辅算起，昆曲的历史已有近五百年。万
历年间，昆曲进入宫廷，成为宫廷艺
术。帝制时代结束后，昆曲存留于民
间，被视作古典艺术。在 20 世纪中国
的现代进程里，昆曲的命运几经沉浮，
处于一种“衰而未绝”的境地。2001 年
5 月 18 日，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项目。2005 年，中
国政府开始了“非遗”的体制化与社会
动员，昆曲作为中国第一项世界“非遗”
艺术，处境大为改观，获得了迅速发
展。从宫廷艺术到古典艺术再到“非
遗”艺术，概念的变化意味着昆曲在社
会文化中的位置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
昆曲观念的转变。

“非遗”的含义指向“濒临灭绝”和
“保护传承”。昆曲成为“非遗”后，前者
描述昆曲的处境，激发了国家及全民的
文化危机感；后者则是针对昆曲的措
施，涉及国家治理及文化政策。此前，
国家对于戏曲的政策以创新为主，但也
存在抢救、保护的声音。昆曲成为“非
遗”之后，借由“非遗”概念，保护传承的
话语获得了支持，并在激烈争辩的话语
场里逐渐占据优势。与此同时，白先勇
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的运作，结合了

“非遗”话语，提出了“全本”“原汁原味”

等昆曲制作方式。诸多新旧观念随后
被整合为“复古即创新”的文化观念，在
昆曲领域获得了主流话语位置。国家

“非遗”体系的探索与逐步建构，譬如各
级“非遗”部门的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
的设立、传承人制度的创设与推行，对
昆曲领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譬如，
因昆曲曾是“国剧”，现今仍分布于中国
的多个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概念及
设立，对昆曲的地域观念及发展产生了
影响。传承人制度也是如此，因为昆曲
分为清曲与剧曲，传承方式也有剧团、
戏校、社会等途径，技艺包括表演、乐
器、道具制作等各个方面，这些都给传
承人制度的实施提出了新问题。

昆曲的校园教育，一般以 1917 年
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吴梅讲授词
曲，并在学生社团音乐研究会传授昆曲
为起点。昆曲校园教育不同于昆曲剧
团的传承，一方面带有专业特点，如“清
曲”的传承与研究，另一方面又具有业
余性，是昆曲爱好者、赞助者与支持者
的圈层。百年间，昆曲校园教育绵延不
绝，主要依托于学生社团的小圈子。
2009 年，随着青春版《牡丹亭》的巡演
及影响的扩大，白先勇与叶朗发起北京
大学昆曲传承计划，并于次年创设公选
课“经典昆曲欣赏”。“经典昆曲欣赏”课
程探索了一种昆曲校园教育的新模式，

即以学校教学体制里的公选课程为中
心，通过著名昆曲艺术家及学者的讲座
与示范，让昆曲“小白”得以接触并体验

“昆曲之美”。在课堂外，则通过昆曲工
作坊让学生更为深入地学习与了解昆
曲。在课程作业的设置上，鼓励学生将
昆曲与创意结合起来，设计昆曲文创作
品，并且可以通过短视频、翻译、剧本、
非虚构写作、数字人文等方式完成作
业。这门课程已持续 13 年，在北大具
有良好口碑，被称作“神仙课程”。

在昆曲校园教育里，“经典昆曲欣
赏”课堂是昆曲艺术与学生受众相遇的
场所。围绕着技艺的展示与知识的养
成，昆曲艺术家、学者与学生处于同一
个共振场，进行着昆曲艺术的传承与传
播。在白先勇的推动下，香港中文大
学、台湾大学、苏州大学都曾设立昆曲
传承计划，开设昆曲课程，形成海内外
多地联动的昆曲校园教育网络。其他
高校开设的昆曲、京剧或其他艺术的公
选课程对此模式也有所借鉴。2018—
2020年间，教育部推动建立了106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其中有一所
昆曲传承基地、两所京昆传承基地。在
传承基地的规划与标准里，包含公选课
程、工作坊、对中小学与社区的传播等
措施，大大拓宽了昆曲校园教育的影响
范围。

作为昆曲校园教育的另一标志，校
园版昆曲的演出也得到了重视。譬如，
2017 年至 2019 年北京大学策划北京
16 所高校和 1 所中学组成的校园传承
版《牡丹亭》，2020 年至 2021 年同济大
学策划江浙沪高校参与的学生版《长生
殿》，2021 年北京大学与中国昆剧古琴
研究会、巴城镇组织全国 10 余所高校
学生参与的高校版《牡丹亭》，都展示了
这一被称作“将观众跨界升级为演员”
的方式，是昆曲校园教育的新途径。

随着国家对“非遗”传承与保护的
重视，“非遗”教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话
题。譬如，在国际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非遗”教育作为推动“非遗”保护
的新途径。2023 年的“哈佛中国教育
论坛”专门开设了“非遗”教育分论坛。
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高校里
新的本科专业。在北京大学一次关于

“非遗”教材的调研中，全国有 303 个从
事“非遗”教育的高校机构参与问卷调
查。昆曲是中国第一个世界“非遗”项
目，也是较早引起社会关注的“非遗”教
育类型。从昆曲校园教育的实践来看，
在传统的戏曲教育之外，如何展示“非
遗”的特性，将“非遗”与校园文化的各
个层面相融合，将会给“非遗”教育提供
新的经验与实践。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非遗”昆曲与“非遗”教育
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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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禹平发表 《误尽苍生是语
文》 的那一年，我刚毕业从教，在
乡下教初中语文。那时乡下信息闭
塞，我也不知道洪先生的这篇文
章，只知道闷头教书，并坚信我的
语文课可以给孩子们带来别样的人
生感悟。谁料到乡下教育底子薄，
孩子们的语文功底普遍差，一篇作
文交上来，往往错别字连篇。我就
只好把我的情感熏陶、思想改造等
高大上的教育理想先放在次要位
置，从纠正错别字入手。

孩子们写错别字，当然主要是
教材上的字词没能好好掌握的缘
故，但是有时却也是方言影响造成
的。比方说，孩子们写的“狼母
猪”，我就告诉他们，这是方言，
读白了字，应该是“老母猪”。孩
子们一般也能接受。可是有些方
言，我给出修改建议后，孩子们并
不认可。比方说“花里沟”，我一
看就知道孩子们写的是路边的小水
沟，可是我说改成“小水沟”，别说
孩子们反对，我自己都觉得没味道
了，一下子就把我们心中乡村路边
水沟的韵味全破坏了。我就问孩子
们，这个词如果就用方言，到底应该
是哪几个字。孩子们讨论得空前热
烈，有的认为就是“花里”，因为他们
觉得路边小水沟大都掩映在花草丛
中。也有的认为是“哗哩”，因为他
们觉得那小水沟淙淙的流水声就是
这个样子。虽然最终没有定论，但
是这给我很大触动——意义远大于
纠正错别字。我一下子感受到我们
的语言对于我们的思想情感多么重
要，你总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字词
来表达你内心的感觉才好。没有找
到合适的语言，你就没有忠于自己
的内心，而你寻找语言的过程就是
进一步走向自己内心的过程。

几年后，我离开乡下学校去北
师大读研，学的是语文学科教学。
我看到了当年洪禹平写的文章，那
么语文真的误尽苍生吗？我不想去
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单纯地被
他愤激的态度激怒，也就看不到他

的良苦用心了，毕竟那些年语文教
学的碎片化，考试题的标准化，都
是问题。再扪心自问，我有没有为
了考试而机械地教学？肯定不能说
没有。但我也知道做好自己才最重
要，我教语文至少是在教孩子们用
合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感所
想，这总无可厚非吧？

接下来我接触到了海德格尔的
哲学思想，对于这种高深而又令人
头晕目眩的哲学，我向来是敬而远
之的。但我却意外发现，海德格尔
有句话“语言是存在之家”，真的
是太合我意啦！

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我也不管它
本意是什么，我只谈我的认识。如
果你把语言理解为工具，你是无法
理解这句话的精妙的。工具就是现
成地摆在那里、随时供人根据需要
拿来使用的东西。这种语言工具观
把人和语言的关系相互外在化了，
好像语言是在人之外的，人也是在
语言之外的，但语言显然不是这种
东西。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与
生俱来就存在于其中的东西，人就
在语言中，不可能离开语言而存
在，人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也只
有在先于他的语言的引导下，才能
理解自我和世界。”当年我在乡下
学校课堂上的那些关于字词使用的
讨论不正是如此吗？那些认为乡村
路边的小水沟是“花里沟”或“哗
哩沟”的，他们都各自找到了与自
己内心相匹配的语词，或花草簇
拥，或流水潺潺，那才是他们心目
中的“沟”，他们在语言中找到了
自我心理上的归向。所以对于海德
格尔的哲学我至少认可这句话——
语言是存在之家。

这以后，凡是见到对语言不敬
畏还搞语文教学或文学创作的人，
我都会在心里看低他。因为这种人
对于忠于自己内心的事都如此随
意，甚至不以为意，他还有什么可
以被尊重的呢？

（作者系安徽省寿县第一中学
教师）

语言是存在之家
李春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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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全智

在傅聪弹奏西方古典作曲家伟大作品
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都有哪些联想？他
赋予了这些不朽的名曲怎样的东方神韵？

舒伯特像陶渊明

傅聪认为舒伯特的音乐最接近陶渊明
诗歌的境界，他说：“舒伯特常常使我想起
陶渊明，舒伯特好像是外星球的一个流浪
者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孤独的灵
魂，敏感得不得了。”

莫扎特像李白，又像屈原

傅聪认为莫扎特像李白，他的作品似
信手拈来那么自然。在谈及莫扎特 《C大
调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作品 467 号）
第二乐章 Andante （行板 1 后面一部分

“慷慨激昂的曲子”） 时，傅聪说：“问得
是那么地迫切，中国的戏曲里有很多这种
东西，屈原的 《天问》 就是这个味道，所
以我说具有很强的悲剧性。”

肖邦像岳飞

演奏肖邦的 《波洛奈兹幻想曲》（作
品61号），让傅聪一下子联想到岳飞的《前
出师表》。当年岳飞躺在军营的行军床上，
夜不能眠，怀念武侯，然后就叫士兵拿出笔
墨，酣畅淋漓地写下了《前出师表》。《波洛
奈 兹 幻 想 曲》（作 品 61 号）的 开 始 是
forte—piano（强—弱），就有一种在战场
上的感觉，有一种肃杀之气。“近千年前岳
飞在那儿的情景，就如这 forte—piano 开
始的感觉，犹如‘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那
种辽阔，走不尽的路，很高远的境界，诗史

式境界。好像岳飞一个人在沉思冥想，心
潮起伏，非常悲壮，那儿有好多好多问
号。波洛奈兹的节奏给予一种悲剧性，整
个曲子是心潮起伏，肖邦一生的苦都在里
头。”

德彪西进入了王国维“无我之境”

傅聪认为，德彪西的音乐更多的是
“无我之境”，就如王国维的那种境界。傅
聪在弹德彪西乐曲的时候最放松，德彪西
的音乐真的是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学。他
说：“我想这是唯一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演
奏德彪西的音乐时，就可以放松，就是说
好像跟我文化的根完全是合为一体的。”
傅聪认为德彪西的音乐就像中国诗里的无
我之境，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
鸟”，又如“浩浩风起波，冥冥日沉夕”。

“那种拟人化的，把人变成了帆，有点儿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的感觉，是
无我之境和物我两忘的境界。”傅聪说。

傅聪谈西方音乐，满眼是中国诗人

1970 年傅聪在香港应 《纯文学》 月
刊之邀，谈论西方音乐时，就曾说：“贝
多芬像杜甫，舒伯特像陶渊明，莫扎特像
李白，后期的莫扎特又像庄子。肖邦却是
李后主，完全是李后主。”浪漫主义文学
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都有了，从庄子的
哲学到李后主的江山，傅聪的西方音乐版
图里布满了中国的诗人。

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演奏家，傅聪的文化之根深植于华夏沃土。这块热土上的文化
符号，除了唐诗宋词元曲，还有 《诗经》《离骚》，魏晋风流；有四大名著，更有 《人间
词话》；有拓片佛像，也有被傅雷、傅聪父子高度评价的黄宾虹等人不朽的山水画作。
西方古典音乐的咏叹和东方诗歌的情怀，在傅聪的钢琴键盘上中西合璧、水乳交融。

傅雷认为傅聪愈来愈喜欢莫扎特、斯卡拉
蒂、亨德尔，“大概也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气
质”。在 1962 年 2 月 6 日的信中，傅雷说：“在
精神发展的方向上，我认为你这条路线是正常
的、健全的。你的酷好舒伯特，恐怕也反映你爱
好中国文艺中的某一类型。亲切、熨帖、温厚、
惆怅、凄凉，而又对人生常带哲学意味极浓的深
思默想：爱人生，恋念人生而又随时准备飘然远
行，高蹈、洒脱、遗世独立、解脱一切等等的表
现，岂不是我们汉晋六朝唐宋以来的文学中屡
见不鲜的吗？而这些因素不是在舒伯特的作品
中也具备吗？”

傅雷在家书中与傅聪谈论西方音乐家，说
肖邦的音乐有“非人世的”古典浪漫主义气息，

“这一点近于李白”。看来爷儿俩的感觉略有分
歧，但是喜欢给西方音乐家在中国诗人中寻找
知音，是傅聪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家书中这样的
内容比比皆是，更强化了傅聪的这种思维方式
和音乐感知习惯。

傅雷曾问过傅聪：“你对文学美术的爱好，
究竟对你的音乐学习有什么具体的帮助？”

傅聪回答：“最显著的是加强我的感受力，
扩大我的感受范围。往往在乐曲中遇到一个境
界，一种情调，仿佛是相熟的。事后一想，原来
是从前读的某一首诗，或是喜欢的某一幅画，就
有这个境界，这种情调。也许文学和美术替我
在心中多装置了几根弦，使我能够对更多的音
乐发生共鸣。”

赫赫有名的赫尔曼·黑塞，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也是一位音乐鉴赏家，他听了傅聪的
演奏会，成了傅聪的粉丝。他专门给傅聪写了
一封信——《致一位音乐家》，表达了他的欣喜之
情，信中说：“聆听您演奏时，我想象一位来自东方
的人士，当然不是傅聪本人，而是我幻想出来的
人物。他像是出自《庄子》或《今古奇观》之中。他
的演奏如魅如幻，在道的精神引领下，由一只稳
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手所操纵，就如古老中国的
画家一般，这些画家在书写及作画时，毛笔挥洒
自如，仿佛吾人在极乐时刻所经历的感觉。此时
你心有所悟，自觉正进入一个了解宇宙真谛及生
命意义的境界。”可见，黑塞对傅聪评价甚高。

据说，黑塞亲自把这封信打印了一百多份，
情不自禁地分发给知心朋友，和他们分享这种
美妙的感受。正是傅聪演奏中所蕴含的东方气
质，特别是古老东方文明的精神和西方音乐的
完美结合，吸引了这位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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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艺术意境在傅聪钢琴演奏中的恰
切高超的表达，能得到西方严苛乐评家的高度
评价，赋予其“钢琴诗人”的美名，是与其父亲傅
雷对他的熏陶分不开的。

傅聪读到小学五年级时，傅雷便把他“撤
回”家里，用“私塾”的方式，从孔孟、先秦诸子、

《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
《世说新语》中自选教材，亲自施教，为傅聪打下
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1954 年 1 月 17 日，傅聪到波兰学琴。1 月
18 日，傅聪走后的第二天，傅雷便开始给儿子
写信，直到1966年9月3日。父子持续10多年
的书信往来，有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的细节描绘，
有人情世故交往礼仪的用心指点，有金钱收支
有度的经验传授，也有家庭生活夫妻相处的温
暖叮咛，但是更多的主题，是对音乐与人生、音
乐和文化关系的深入探讨。虽然远隔重洋，又
处于极端的国内环境下，这位怀有“赤子之心”
的大翻译家仍源源不断、历经千难万苦坚持给
海外的游子输送故乡文化的营养。

2020 年 12 月 28 日，傅聪因新冠肺炎在
英国逝世，享年 86 岁。我们永远没有机会欣
赏傅聪的现场音乐会了，幸好我们还有 《傅雷
家书》。

（作者系北京市大峪中学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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